
 
摸索求變的張徹 
 
往常談及張徹導演（1924─2002），不期然將他與「陽剛武俠」成了同義詞深深

刻在腦海；自去年中每星期一篇接一篇地收到他的〈回憶錄〉稿件，令我們對他

的「武俠歷程」有了多層次的體會。 
 
〈回憶錄〉分為「往事篇」、「邵氏篇」、「二長篇」、「導演篇」、「談己說人」和「泉

源篇」。張導演童年生活不愉快，是以從來不談，念及年事已高，平生首次在「往

事篇」中寫下來。他與邵氏的賓主情長，加上他一手創辦的「長弓」、「長河」公

司時期，提拔了好些日後獨當一面的新人。「導演篇」可說是他對自己的從影生

涯的反思，「疑無路」之時，如何柳暗花明──其實張徹在獨沽一味陽剛武俠之餘，

一直意識到求變：開民初動作之先的《報仇》（1970）、清裝的《刺馬》（1973）、

小子之祖的《洪拳小子》（1975）等等，當中的因緣際會，隔了數十年的今天回

望，格外分明。我們在整理有關資料的過程中，可見他的作品中既有過人之處，

亦有粗陋之處，其發展脈絡則無疑是香港武打電影發展史中重要的一節。 
 

 
《張徹──回憶錄‧影評集》現已出版！除了〈回憶錄〉，〈影評集〉部份選輯自張徹寫於五、六

十年代的文章，從中可見他對電影的識見和抱負。書中並有珍貴照片，及其電影作品的簡介。定

價港幣 100 元正。 

 

《通訊》封面：「蕭然一劍天涯路，鵬飛江湖，九霄雲高不勝寒，關山萬里，枝棲何處，問王謝

舊時燕子，飛入誰家戶」﹙張徹題字）﹔白衣大俠王羽在《金燕子》（1968）中凌空飛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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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禮 

 

與張徹相知的一眾友好在「俠客行」的書法

前大合照。（前排左起）張同祖、鄭康業、

狄龍、汪禹、錢小豪、黃家禧；（後排左起）

陳觀泰、梁挺、劉永、梁麗嫦、井莉、錢似

鶯、黎筱娉、藍天虹、曾江、焦姣 

眾嘉賓在本館大堂留影。（左起）石琪、李

默、郭追（郭振鋒）、井莉、梁挺、陳觀泰、

本館節目策劃羅卡與汪海珊 

  

在萬聖節（十月三十一日）的晚上，各路英雄統統趕絕邪魔妖道，在《張徹紀念

展》的開幕酒會上英氣勃發。蒞臨的嘉賓包括張徹夫人梁麗嫦、狄龍、井莉、劉

永、陳觀泰、焦姣、錢小豪及汪禹等，大家在展覽廳內穿梭瀏覽，暢談近況；亦

在張導演的墨寶及遺物前駐足，緬懷與他的合作與相知。開幕禮的高潮可算是眾

星在張徹手書「俠客行」的紅布橫幅前留影，多位曾化身為張導演作品中的俠客

的面容，與他那蒼勁的書法並置，化作因緣際會的融和親密。可惜張導演於今年

六月辭世，我們謹藉此向他致敬。  

 

 

 

（左起）康文署電影節目辦事處總監羅德星、錢似鶯、梁麗嫦、黃家禧、本館署理館長唐詠詩攝

於展場 

 

 



 

《張徹紀念展》特別邀請了電影美指雷楚雄先生擔任展覽的美術顧問，由漫畫家麥天傑先生運用

毛筆、鋼筆及電腦效果繪畫一系列的影像原畫，以潑墨、電腦繪圖及國畫的技巧營造意境，展現

張徹武俠世界的精髓。圖為其中的「京劇傳統」，闡述張徹的作品如《報仇》（1970）等如何受

京劇影響。 

 

張徹電影的陽剛武力革命 

石琪 

 

張徹和胡金銓，被公認為在二十世紀六、七十年代間掀起香港電影「新武俠世紀」

的兩大旗手，他倆的影響都很大很深。相比之下，胡金銓的佳作無疑特別精細、

靈妙，張徹作風則大刀闊斧，多產中經常粗粗硬硬。但張徹的陽剛路線大大扭轉

了港片的「性格」，開創了此後長期以男星為首的港片主流趨向，這方面的影響

是胡金銓及其他導演不及的。 

 

可以說，張徹是香港電影的一代梟雄，大開殺戒，亦是破舊立新的造反派革命家。

張徹簡直是香港影壇的毛澤東，他的武俠片促成華人電影的文化大革命，更貼切

是「武革」──而大陸文革根本上亦以武鬥方式進行。 

 

事實上，張徹一九六六年導演他在香港第一部武俠片《虎俠殲仇》，正是大陸開

始文革武鬥之年。一九六七年《獨臂刀》大受歡迎，使他真正揚名立萬，亦適逢

文革影響香港爆發大暴動之年。回顧起來並非巧合，時勢造英雄，沒有那種特殊

的時、地、人交激，張徹可能亦難以在香港影壇掀起「武革」。 

 

個人反叛的暴力美學  

 

張徹電影的「武革」，除了由於他本身強烈的個性之外，顯然也因為他成長於中

國多災多難的劇烈動亂時代，充滿渴望民族反弱為強的心意，並對血肉淋漓的抗

爭有深切感受。他終於在香港找到機會，實現張徹式陽剛運動。 

 

這陽剛運動的主旨就是反弱為強。他經常重申，過去中國電影而至五、六十年代

香港片，往往陰盛陽衰，女星比男星吃香，男角常常比女角軟弱，很不正常。應

像西片、日本片那樣，復興尚武精神，重振男性英雄主義。 



范克（姜大）在《惡客》（1972）

中因兄弟之間深厚的情誼，與日

本黑幫作殊死戰。戴墨鏡者為客串

演出的張徹。 

  

《少林寺》（1976）的一眾師兄弟排排坐，連結大家

的俠骨柔腸。（左起：王鍾、狄龍、劉永、岳華、姜

大） 

 

其實五、六十年代港片也有很受歡迎的男性武俠英雄，最顯著是黃飛鴻功夫片

集。但關德興主演的黃飛鴻，代表中國儒家傳統的大家長典型，強調仁義道德

和上下尊卑。張徹卻有強烈革命性，側重新時代的個性解放，不受禮教體制約束。

他的武俠片中的主角無論為自己、為朋友、為國族血戰，經常犧牲性命，都完全

是個人自主。張徹的個人英雄主義，在當時香港片及其他華人電影都前所罕見。 

 

胡金銓武俠片亦有男性英雄，但主要是正統的忠臣義士，或反派的太監高手，或

追求高超佛禪境界的高僧，都直承中國傳統典型。而且眾所周知，胡金銓拍女俠

最突出。 

 

張徹則完全貫徹男性陽剛，他的英雄往往狂、傲、奔放，而且搏殺得血腥暴力，

打破中國文化傳統儒、道、佛崇尚和平、溫文、謙厚的主流戒律。有了張徹，華

人電影才湧現「暴力美學」。其實中國歷史上的血腥暴力很多，二十世紀變本加

厲，抗戰、內戰而至文革都很殘暴，但在華人文藝上，到了張徹片才把暴力殺傷

直接大膽地呈現得有聲有色，有血有肉。 

 

血肉綻放與死亡之舞 

 

張徹片的武打動作主要是硬橋硬馬，注重男性的雄健感，以及血肉的暴力感，雖

然銀幕上必有誇張，但他的英雄不會打不死，主角往往悲壯地死亡，正是張徹片

一大特色。 

 

他的打殺始終保持具體的凡人血肉感，不搞中國武俠世界常有的奇功異能，更反

對神怪。相反，胡金銓武俠則從肉體武功開始，進而追求超脫肉體局限的飄逸與

空靈，企圖從形而下升入形而上，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嚮往的進境。張徹武俠則繼

承史記刺客、三國勇將、水滸綠林那種寫實的血肉傳統，當然亦受西方及日本的

實感動作片影響，尤其是日本黑澤明和五社英雄的劍俠片。 

 



 
赤裸裸的男體迸發澎湃的陽剛勁度。圖為傅聲（右）與梁家仁參演《馬哥波羅》（1975）。 

 

張徹的肉體化，促進了香港動作片以肢體硬拚為發展主流，從刀劍片到拳腳片，

都由初期仿效東洋刀、空手道而逐漸回歸中國「真功夫」。三十年來先後揚威國

際的香港「真功夫」武星李小龍、成龍和李連杰，雖然都與「張家班」無關，卻

不能忽視張徹的鋪路貢獻。  

 

不過最有實感的張徹暴力特色，並非武打招式，而是男性的血與肉。最多壯男裸

胸露肉，是張徹片招牌。他們又經常捱斬、受酷刑、五馬分屍、盤腸大戰，血淋

淋地痛苦掙扎，而至死亡。大拍凌虐與死亡，亦是張徹突破華人電影傳統的重要

標誌，擺脫禁忌，正面強調殘暴與死亡。這方面，至今也絕少華人導演像他那麼

一貫、徹底地強調。 

 

 
張純（狄龍）在《死角》（1969）中因殺人而遭警察槍擊，大刺刺的躺在血泊中，狂放與血腥的

「暴力美學」歷歷在目。 

 

張徹的英雄，必須毅然面對被屠宰、被殺戮的命運。現在重看張徹電影，印象最

深是幾乎必有「死亡之舞」。英雄受了致命重傷後，卻激發最強的生命力，奮勇

把敵方殺得屍橫遍野，然後死亡。這是他最誇張，最不合情理的武打處理，但亦

是他的「暴力美學」最具個人藝術風格的終極儀式，被他一直堅持。 

 

無論如何，張徹式陽剛很極端，但張徹片強調的個人信念與頑強鬥志，是不應失

傳的。  

 

摘自收錄於《張徹－－回憶錄‧影評集》（香港電影資料館出版，2002）中的同名文章。 

石琪，香港資深影評人，《明報》影評專欄作者。影評結集有《石琪影評集》共八冊。 



導與演──談張徹與我 

 

張徹導演的「張家班」歷代台前幕後人才輩出，下文從他的愛徒口中，勾勒出點

點他的「導演方法」。  

 

 
吳宇森曾為張徹執導的《馬永貞》（1972）、

《刺馬》（1973）等片的助導  

吳宇森：在我跟隨張徹之前，我的

個性比較害羞、木訥，又頗為自卑，

對自己沒有多大信心，有意念、有

感想也不敢說出來，但自從看了張

徹的一系列電影如《獨臂刀》

（1967）、《金燕子》（1968）、

《遊俠兒》（1970）和《報仇》（1970）

等之後，使我覺得我也可以擁有那

份少年的浪漫。正當我感到迷失，

看不清自己和未來的時候，他卻鼓

勵我應該專心向導演方面發展，而

在當時來說，年青人做導演簡直是

個不可能的夢。雖然我們之間平時

話不多，但他知道我的潛能，他不

但替我找到了方向，還幫助我建立

自信，找到肯定自我的價值。想來

我不僅從張徹啟發到做導演的心

得，也學習到做人處世之道，實屬

感激。（摘自吳宇森寫於《張徹－－回憶

錄‧影評集》中的序言） 

  

張徹拍攝武打場面，很注重動作的美感......他愛用慢鏡，當時我也覺得慢鏡

很浪漫、淒美，尤其是描寫英雄行徑、俠義精神、犧牲精神，用優美的動作

表現出來。有些導演拍得很仔細，事事皆分得很清楚，張徹則是大紋大路之

餘重氣魄，那份情懷是最重要的。在俠義精神和浪漫主義的表現上，我受

他影響很大。 （摘自香港電台《回到夢工場》） 

   



 
午馬追隨張徹多年，後來更聯合導演如《水滸

傳》（1972）系列等影片。 

   

午馬：一直以來，我覺得他對兩件

事情看得最淡：一是金錢，一是生

死。我們已經相處四十年了，我不

能了解他的內心，但我覺得他並不

是一個會墮進低潮的人。可能他的

人生經驗太多，經歷了很多大起大

落，所以看得很淡；當他失敗也不

會想：唉，我失敗了。 （摘自香港電

台《回到夢工場》） 

 

影帝狄龍曾主演多部張徹執導的影片，《刺馬》

（1973）的演出尤為出色。 

   

狄龍：他從不罵演員，只會責怪劇

務、製片，或者做不到他要求的人。

他認為演員是要啟發和培養的，一

罵便會窒礙了，所以他從不罵演

員。他如何啟發我呢？便是每一次

演戲時都不會刻意教導，但到關鍵

時會提點，也就是畫龍點睛。我們

是廣東人，拍國語片常常引起連番

笑話，因為我們在現場也要說國

語，他也不計較，找一個很符合我

口型的人為我幕後配音，但是要求

我觀察配音時如何操作。我現在能

操流利國語，必須感謝他。（摘自香

港電台《回到夢工場》） 



 
張徹創辦長弓公司，拍了一個片頭，由戚冠軍

挽強弓、射長箭。  

戚冠軍：我很木訥，不甚與他（張

徹）交談。拍戲時，我常常想多做

一些表情，但他往往說，做「一號

表情」就可以了，不用過份矯飾。

這也是對的，其實以自己本身的表

情去演戲比較自然，好像聲仔（傅

聲）本身的表情是這樣的，拍出來

就很美；如果「姿姿整整」，拍出

來就像「做大戲」，這就不好看了。

就算你演不好，他也不會罵你。若

果打得累了，又 NG 得太多，他從

不理會你，反而會先睡一覺……離

開張徹的班底之後，我夢見他達十

多、二十次，夢境裏大家在工作現

場相處。雖然表面上我不大與他交

談，但我倆有深厚的感情。（摘自香

港電影資料館「影人口述歷史訪問」，2002

年 9 月 4日） 

 

 

鳴謝：天映娛樂有限公司，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香港電台，吳宇森，午馬，狄龍，戚冠

軍 



 
羅卡 

 
 
樸第朗尼是意大利東北部的一個小城，距威尼斯僅約一小時車程，卻並非那個級

數的旅遊城市，但近二十年卻因當地舉辦的默片電影節（二○○二年為第廿一

屆），而成為全世界默片愛好者／研究者每年十月「朝聖」之地。 
 
時屆深秋，筆者和一群遠道而來的電影客都住在樸城，由於樸城原有的影院要改

建，電影節從三年前起把放映地點移到鄰近的沙徹里去。我們每朝冒寒風，讓

旅遊車接載我們到車程約二十分鐘的沙徹里去看電影，直至深夜才載回酒店去，

但並不以為苦，反而多些機會和同道交談。在此，一連八天可以看到數以百計長、

短篇的默片分專題展出，皆有原作音樂現場伴奏。期間每天更舉行電影書刊、光

碟展和學術教研會。大會主辦機構於電影節後每年都出版專書、專刊，讓來自世

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影癡長期以此作為交流薈萃的中心。事實確是如此，廿年

下來，以此影展為重心，圍繞大群國際人士：有在學院教書、著述的學者；有

在電影資料館從事修復、研究工作的專家；亦有評論人、研究生、老影迷、收藏

家，他們都在來過一次之後依依不捨，一再到訪，甚至結為學友，互通消息。因

此，樸城不但是全世界最有規模的默片展，更是全世界默片文化交流的橋樑、重

鎮。  
 
廿多年來，這裏展出了數以千計的默片，其中自然以歐、美的最多，亦有幾屆以

中國、日本、印度的默片作為專題，並出版了專刊、專書。今年的幾個專題都非

常出色：「俏女郎」專映以 Funny Ladies 為女主角的默片達數十齣，「瑞士電影資

料館藏品展」首次亮相，「意大利先鋒派」展出意國早期的實驗性作品；還有新

修復的東歐和英國精品，和作為長期研究計劃的美國電影之父 D.W.格里菲斯的

一九一二年短篇默片大觀...... 
 
我建議香港電影資料館每年派員前往「觀光／觀影」，這不但是一次大開眼界的

經驗，亦是寶貴的學習機會，對從事修復、收藏和研究的同事而言皆有甚大裨益。  
 
羅卡為資深電影文化研究者，自一九九一年起策劃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香港電影回顧」節目。現

為香港電影資料館節目策劃。 



 
梁海雲 

 
香港電影資料館在設置電腦系統及規劃資料庫時做了兩個重大的決定：一、電影

記錄以「影片」為單位；二、盡量把「所有」工作人員、連同工作崗位及角色名

稱都放進記錄。 
 
電影記錄以「影片」為單位 
 
「電影記錄以電影為單位」聽起來跟「書籍記錄以書本為單位」好像一樣，比廢

話好不了多少。其實它們是不一樣的；書是一本本的而電影是一齣齣的，一本書

是實物，一齣電影卻不是。我們的資料庫除了處理電影記錄之外，也收一般圖書

館的藏品；但編目方法並不完全一樣。 
 
圖書館的書籍記錄一般都以書本為單位，不同出版社的自然有不同的記錄。按照

這個邏輯，我們應該有八個《猛龍過江》（1972）的記錄，包括其DVD、 LD、

VHS、VCD、海報、本事、劇照等，這樣一來，加上遇有名字相近的電影，會

弄得混亂不堪。因此，我們的電影記錄以影片為單位，把所有直接與該電影有關

的藏品都放進影片記錄裏，讓人一目了然。然而，因為有些電影最後沒有完成，

而劇本、樂譜、唱片等都可能與多過一齣電影有關，所以這些藏品又都有獨立的

記錄。我們會為這些記錄建立連結，讓使用者一click 而就。（見圖） 
 

(放大)  
《臥虎藏龍》的記錄中，除了影片，還可連結到館藏的原聲唱片、原著小說和女角鄭佩佩的隨筆。  

 
可是，這個做法令我們工作量大增。香港電影一向都有賣埠到外地的市場，並因

應市場需要而改名；因此我們搜集得來的電影藏品，尤其是從海外尋回的，很多

都另有別名，必須經過考究才能使用。加上很多片名都用上常用的成語，相同的

片名和別名引出了更為複雜的問題。例如我們發現館藏的《皆大歡喜》其實即《洞

房移作兩家春》（1949），是次發現是藉搜尋角色名稱而得，這就牽涉到我們當

初的第二個決定。 



網羅「所有」工作人員  
 
一般片目通常都只載有導演、編劇和三兩個主要演員的名字，電腦卻不大受篇幅

限制。我們認為燈光、音響、配樂、剪接、特效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崗位，

而很多只做配角的演員比起一些主角可能更有研究價值。因此，盡量把「所有」

工作人員、連同工作崗位及角色名稱都放進記錄裏就成為我們其中一個編目規

定。這些資料除了可以豐富電影資料之外，還可以幫助印證不同名稱的電影。一

個我們常用的方法就是用已知的相同人物來收窄可能範圍，再作深入調查。 
 
另一個意外的收穫是有不少電影從業員的後人來到我們的資源中心「尋根」。他

們的先輩不一定是矚目的明星，但當他們找到自己的父親或母親等在某些電影中

付出過努力之後得到確認，都顯得很高興；更向我們提供詳細資料，糾正我們的

錯漏、豐富我們的資料庫。 
 
況且，明星大都經過做配角的歷程，也有不少人台前幕後工作都有參與，也有很

多從小工做到美術指導、從場記到導演、從特約到主角的例子，都可以憑詳細的

記錄找到演進的脈絡。然而，這個工作可不是輸入所有名字那麼簡單的。不少香

港影人有不同的藝名、別號、化名、花名，甚至簡稱（例如黎草田先生很多時掛

名「草田」），改名更是常見（好像王菲在《重慶森林》（1994）時還在用王靖雯

這個名字），也有在不同崗位用不同名字的（黃鶴聲當導演時用的名字是黃金

印）；加上電影物料上經常有手民之誤，相同名字的也多，令資料庫的人物統一

工作倍添困難。  
 
除了人物，我們還要處理公司，而公司比人物還要難處理。人物牽涉到的所有問

題，處理公司時全都有，而公司與公司之間的關係比人物更複雜。因此，我們這

個看來資料蠻豐富的系統，離完善的路還遠；希望各界人士、電影前輩、迷哥迷

姐多加指正、提供資料，讓我們為你提供一個更好的香港電影資料庫。  
 
 
梁海雲為香港電影資料館資訊系統經理。 



 
重新欣賞五十年代的粵語片 
陳何偉雯 

 
搜集組的話：二百多齣五十多年前運到南洋的香港電影，飽歷風霜後，終於在二○○二年五月回

家。為此，我們要感謝陳錦元先生及一直悉心照顧它們的陳氏一家。為了讓影片永久保存，他們

更不惜割愛，將所有影片贈予香港電影資料館，讓下一代也能享用這些文化瑰寶。陳何偉雯女士

更應邀親自撰寫下文，簡述與這批影片的因緣。 

 

 
陳家片庫 

 
五十年代的粵語片有粵劇、社會倫理劇及武俠片三大類。無論是哪一類，都用最

吸引人的坊間傳說、通俗歷史及動人心魄的淒酸故事，來反映一個共同目標，就

是教導和標榜「忠」與「孝」，認為「忠孝」乃「修身」及「齊家」之本。這些

影片應該好好的保留和珍惜。我的先夫陳錦元先生就是其中一個重視這批影片的

珍藏者，只可惜因為收藏不當，有部份影片已變壞，幸得香港電影資料館同仁鼎

力協助，收留這批影片，俾得有個安身之所。我們陳氏上下僅此致謝，並希望這

篇文字，能幫助一般觀眾對該時代的影片有所瞭解以及改觀，減少惡意批評，好

好的珍惜與探討故事中所灌輸的道德教育。 
 
在一般十幾至三十歲的年輕觀眾的眼裏，這是一批毫無價值的影片。當然它們無

論在畫面、聲音及光線上，都無法與近代的製作相比，但別忘記這是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的製作。當時百廢待舉，製作人只有極少的資金，於是要作慎密的預算；

並用簡陋的器材，在改建的攝影棚及極其惡劣的環境下製作而成。當時譽滿全球

的荷里活攝影大師黃宗霑先生，在參觀過一個類似這樣的攝影棚後，表示對全體

工作人員，敬佩得五體投地！五十年後的今日，這批電影已成為經典之作，是電

影界在該時代的寶貴遺產。  
 
 



想一般年輕觀眾最討厭的該是大鑼大鼓的粵劇吧。這完全是他們對粵劇陌生之

故，不知道這些粵劇，大部份都是根據膾炙人口的民間故事、坊間傳說和著名的

歷史片段所改編。而粵曲是由傳統正宗粵曲音樂及著名小曲所編成，至於詞曲，

多半是由有深厚文學修養的文人所填寫，這些文人差不多窮一生精力來填詞譜

曲，有些詞曲的美妙，堪稱「句句皆詩」。 
 
年輕的觀眾也會譏笑這些武俠片，覺得很兒嬉，不夠水準，又沒有加插特技。其

實一個導演既要指導演技表情，更要指導打鬥工夫，通常因為沒有武術指導，導

演本身又不會武功，所以拍出來的畫面就很幼稚，很不夠水準。 沒有特技是由

於當時新加坡的電影檢查局管制甚嚴，所以用手畫漫畫式的「掌心雷」及「飛劍」

等東西在軟片上，或飛簷走壁之類的功夫，都在被禁之列，認為這些都有「誤導」

之嫌。 
 
觀眾們，所以當你們看這些電影時，請減少惡意的批評，細心探討每一部故事和

寶貴的道德思想，好好的欣賞吧。  
  
   
捐贈者芳名 (8-10.2002) 

 

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電影資料館  

香港浸會大學傳理學院電影電視系  

香港電台  

香港電影評論學會  

香港電影製作發行協會  

華藝錄影製片公司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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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浩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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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傑鎏先生  

吳寶琦先生  

李焯桃先生  

李榮樂先生  

李默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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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寶珠女士  

姜小芬女士  

郁正春先生  

胡昌漢先生  

胡淑慧女士  

馬啟濃先生  

馬逢國先生  

高冠虹先生  

陳浩然先生  

張偉雄先生  

麥遠新先生  

楊甘霏女士  

廖昭薰女士  

劉昭先生  

潘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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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志強先生  

盧鑄增先生  

關漢泉先生  

 
本館特此致謝！ 



 

何美寶 

 

 

中國電影資料館  

 

深秋赴京考察數天，走訪了中國電影資料館，藉交流，加強兩館的了解。中國

電影資料館於一九五八年成立，隸屬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旨在統一保存民族

電影資料。一九八四年與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電影研究所合併，其功能遂擴展及

至中外電影資料搜集、整理、保存、研究、出版、製作、教學與各種觀摩活動。

這種集多功能於一身的國家級電影檔案和研究機構，在國際資料館間並不多見。 

 

中國電影資料館現有員工三百多人，藏片約四萬部，兩座大型片庫分別位於北京

東郊及西安，業務大樓內設文圖資料庫、閱覽室、展覽廳及五個不同規格的放映

廳。他們近年致力於數碼科技的應用，已開展的工程包括：一、數碼影片修復；

二、藏片數碼化；三、在國際互聯網上建立中國電影網站。在未來三、四年間，

更會斥資億元改善兩個片庫的儲存環境，讓藏片在更理想的環境下永久保存。 



 

中國電影資料館大樓內設文圖資料庫、展覽廳、放映廳、閱覽室及各種應用於修復、複製、剪輯、

製作字幕的先進設備。 

 

我館不論在藏量和館務的多元化上均無法與之相比。就我所見，中國電影資料館

所需的專業服務，基本上不假外求；我館人手精簡，不得不把部份工作外判，因

此較依賴外間成熟專業的市場環境。在搜集方面，法例規定片商須於影片發行前

向國家片庫提交拷貝，他們正爭取把相關資料也納入範圍，到時搜集資料便更方

便，這項法例卻難於香港施行。就檔案檢索上看，由於他們的電腦化系統暫時只

處理了藏片，未及應用到相關資料上，所以現時還只能憑資料卡索閱，而資料對

外開放的透明度和以客為本的觀念，還有待開發。不過面對中國入世的大時代，

國際社會的文化交流蓬勃，相信這在不久的將來必定會進一步改善，資料館對整

個電影事業的貢獻也會愈來愈大。  

 

 

 

中國電影資料館館長陳景亮與何美寶 

 

 

何美寶為香港電影資料館搜集組經理。 



 
《粵劇花旦王芳艷芬》開幕禮 

 

 

「美艷親王」芳艷芬攝於 10 月 8日在文化博物館舉行開幕禮的《粵劇花旦王芳艷芬》展場。《芬

芳吐艷－－芳艷芬銀幕姿影》電影節目同期於香港電影資料館舉行。 

 
香港電影資料館為配合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的「婦道」展覽系列中的「粵劇花旦

王芳艷芬」，專誠安排放映芳艷芬的部份代表作，包括時裝片，特別是較少機會

看到的文藝倫理片和喜劇、粵劇改編及原裝戲寶，讓芳艷芬在舞台與銀幕的光芒

互相輝映。是次的展覽開幕禮於十月八日舉行，當晚「美艷親王」芳艷芬偕同好

友李曾超群翩翩而至，瀏覽她過往的戲服及相片，既惹起不少的感觸，但也相當

高興。芳艷芬更極有興趣蒞臨香港電影資料館，欣賞她曾參演的名作。  

 

《芳艷芬舞台與銀幕演藝》座談會 

 

芳艷芬 

   

 

羅卡先生（右）與黎鍵先生暢談芳艷芬的演藝

  

為配合《芬芳吐艷──芳艷芬銀幕姿影》電影節目，本館在 2002 年 11 月 9 日舉



行《芳艷芬舞台與銀幕演藝》的座談會，由資深藝評人黎鍵先生及本館節目策劃

羅卡先生主講，大談「粵劇花旦王」芳艷芬在演藝和電影界的成就與貢獻。 

 

黎鍵先生談到芳艷芬，有以下獨到的見解：芳艷芬從不視演戲為娛樂，而強調演

戲的「教化作用」；舞台上的演出，她視之為「高台教化」，故此，她在舞台上

的每一個角色，以及她演的每一部電影，都富有教育及教化的意義。在推動粵劇

發展及革新上，芳艷芬可說是先行者，無論在服裝、劇本以至舞台等各個範疇，

她都會求變求新。至於芳艷芬可以在五十年代紅透影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她擅長歌唱。雖然芳艷芬先天有「黐根」和「倒及」的缺點，但她懂得用技巧

去補救這些不足。其實戰後香港只有兩個粵劇花旦的唱腔流派──芳艷芬腔和紅

線女腔。芳姐認為，演藝重三個字：真、善、美；而「美」就是指行腔時強調

收放自如、感情投入，這正是芳腔的優點。 

 

黎鍵先生亦讚譽芳艷芬在 1952 年獲選為「花旦王」，是實至名歸。究其實不是

任何花旦都可以當「花旦王」，這「花旦」不是六柱制的正印花旦，而是「十大

行當」中的正旦，是青衣，是含辛茹苦、先苦後甜、端莊大方、賢良淑德那類型

旦角。至於芳艷芬飾演的角色往往代表中國傳統社會的「婦道」形象──三從四

德、忠孝節義。在《六月雪》（1959）中，芳艷芬飾演的竇娥便清晰地提到「三

從」的要義。這種中國傳統婦女的道德倫理觀念，深刻地植根於芳姐的舞台及電

影形象。同時由於芳艷芬是正旦，故此她的舞台形象不及銀幕形象般多姿多采。

在舞台上，芳艷芬的扮相和角色品格都「戲如其人」：態度雍容、端莊大方、賢

良淑德、宅心仁厚。而在電影中，芳姐的演出則「人各有貌」，一些正旦以外的

角色，芳姐均有淋漓盡致的表現，無論演的是小人物、淑女、名妓，樣樣皆能。

即是說她演出了角色的面貌和特徵以及角色背後的故事。 

 

羅卡先生則補充芳艷芬也演過一些類似「悲旦」的電影人物，這可說是她舞台形

象的延續。雖然她是著名的粵劇演員，投身電影界卻以拍時裝片為主，或拍一些

改編自粵劇但已沒有粵劇元素的古裝片，直至她退休前才開拍多套她的粵劇戲

寶，這證明她一心想拍好電影，而不是要把粵劇搬上電影銀幕。 

 

談到芳艷芬的演技，羅卡先生有另一番分析。芳艷芬的演出精湛，她沒有其他舞

台演員的誇張、大動作，她會以細緻真實的表情來表達感情的轉變，含蓄而生活

化。芳艷芬不會把角色演得平面、單面；演悲劇人物時，芳艷芬更擅於利用笑容

配以愁苦的表情，一收一放、有法度地表達出情緒的不絕變化，使角色的層次感

更形豐富。（整理：唐嘉慧）  



《五、六十年代流行文化與電影》座談會 

 
流行漫畫與電影 

 
漫畫研究者楊維邦先生在九月二十一日的座談會中，帶領聽眾飛越古今、橫跨中

外，細說漫畫與電影的互動關係。由中國最早的漫畫《王先生》，到本地的《烏

龍王》、《大班周》、《財叔》，至七十年代盛極一時、近年鹹魚翻生的《老夫子》、

《十三》，楊維邦既理出本地漫畫的發展脈絡，亦口述了一部「漫畫改篇電影

史」：王先生的形像一改再改，長衫馬褂影響深遠；扮演老夫子的演員原來不只

高魯泉；《財叔》改編惜為失敗之作；《十三》的版權被爭相競奪，胡樹儒奪得

後卻不曾開拍。羅卡補充主人翁周１３的時髦造型及漫畫的意識型態變相在蕭芳

芳、陳寶珠的影片中尋找出路，漫畫和電影於是在七十年代聯手湧現潮流突變。 
 

 
講者楊維邦（左）與主持羅卡 

 
電影向漫畫索求骨幹之餘，漫畫亦向電影偷師：林坤山飾演的漫畫人物何老大，

入字腳形象分明源自差利；而隨六十年代「占士邦片系列」興起，日本漫畫家

用近似電影的方法創作分鏡靈活的「占士邦」漫畫，對本地的連環圖做成衝擊，

令漫畫也變得充滿電影感。 
 
楊維邦謂早期的漫畫多為報上連載，不須購買，社會大眾對漫畫人物已有感情，

改編電影能夠保障一定的觀眾量，因而大行其道。吊詭的是，漫畫在光怪陸離的

社會中發掘題材，尖銳的諷刺或強烈的反抗精神成為焦點，但為求吸引更多觀

眾，電影的劇情往往迴避尖銳，表現溫和。  
 
都市文學與通俗小說 
 
在四十至六十年代，不同類型的流行小說改編成電影蔚為風尚。九月二十八日舉

行的座談會，由黃淑嫻博士主持，與兩位講者深入剖析小說與電影的關係。 
 



 

（左起）浸大的吳昊教授，嶺大的黃淑嫻博士、梁秉鈞教授 

 
吳昊教授身兼電影、歷史研究，當日喜孜孜的細說那個年代的流行小說的發展。

一九三八、三九年間，大陸的作者紛紛南來，刺激起香港出版業的發展，當中偵

探、冒險、間諜、言情皆有。在一九三九年的《天光報》，有不少著名的小說家

撰文，其中曾改編成電影的有望雲的《黑俠》。周白蘋的《牛精良》描寫淪陷時

的亂世浮生，亦因大受歡迎而在戰後數度改編成電影。至於一些極具電影感的小

說如小平的《女飛賊黃鶯》，均為小說改編成電影提供了豐富的素材。 
 
香港著名作家梁秉鈞教授亦娓娓道出通俗文化與電影的互動。以陶秦導演的《四

千金》（1957）為例，原著鄭慧的小說以單線發展，情節較為煽情；電影則是溫

情喜劇，並加插歌舞，人物心理的掙扎及發展亦較為深刻。鄭慧甚至以電影版本

再重寫該小說，徐速的《星星．月亮．太陽》（1961）亦然。此外，梁教授亦提

出五、六十年代的小說及電影，又可與其他文本互涉。如電影《黛綠年華》（1957）

就分別可與張愛玲的《第一爐香》及以前一些崇尚群體與正直的粵語片互為對照。 
 

 

 



顧客諮詢座談會 

 

 

 
電影資料館的首次顧客諮詢大會於二○○二年九月七日下午舉行，由 (上圖左起) 
本館節目組主管傅慧儀小姐聯同資源中心負責人邵寶珠小姐、場管經理王漢華先

生解答公眾疑問及接收意見。 
 
諮詢大會收回百多份問卷，更有不少熱心人士與我們詳細交談，如任姐戲迷暢談

影片挑選問題，為羅艷卿、吳君麗少被揀選「叫屈」；又有國泰擁躉有感電影院

的放映質素未臻完善，經解釋是拷貝問題後，她促請我們搜集更多有代表性的影

片，並為觀眾提供最佳的放映質素。其他的意見由電影資料館出版刊物、資源中

心設備、以至電影院的舒適程度皆有，可謂形形式式，當中亦能窺見參加人士對

電影藝術的要求與執著。  


